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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钱儿，开在三月，开在童年。
一番春风，一夜细雨，清晨，榆树湿软的枝条上，结

圆了榆钱儿花。 绿莹莹、脆生生的，一串串，肥嘟嘟地压
弯了树枝，像无数条绿色的冰挂，弯成重重叠叠的弓。经
风一吹，似乎听得见枝条间咯吱咯吱的摩擦声。 放学路
上，蓝天如洗，夕阳如画。背对着青山小河，袅袅村庄，塬
畔沟边，是伙伴们摘榆钱儿的身影。那喜悦与欢笑，随着
忽紧忽慢的风儿，阵阵飘荡。

苦涩的童年，却充满着甜蜜的回忆。在那个年代，榆
钱儿是农家青黄不接的救命粮，更是孩子们春天最美的
“水果”。 榆钱儿是在我们毫不意识的情况下盛开的。 突
然的发现，常常令我们惊喜异常，采摘，就成了最为欢快
的游戏。暮春三月的天气，伙伴们沐浴着春风，有的疯坐
在树杈上，有的跳跃在榆树下，捋下一把把榆钱儿揉进
嘴里，满嘴就有了如蜜的脆甜。 嘴角，也溢出绿沫儿。 吃
饱了，回家的路上，嫩枝去芯做成的柳笛衔在口中，伴着
笑闹，吹出或清亮或低嗡的柳笛声。

榆钱儿，让人回忆起年幼的日月。
小时候体质羸弱，和一帮大孩子们在一起，抢榆钱

儿就处于劣势。 当时有大些的孩子在榆树上折，一枝一
枝扔下来，树底下是一帮碎娃们在地下抢。 常常伙伴们
吃饱了，我才会在别人的恩赐下得到干瘦的几枝。一天，
又是眼巴巴朝树上观望的时候， 我的小姑意外地出现

了。 当树上的伙伴扔下来大把的榆钱儿时，高个子的小
姑优先接到了。她一下抱了一大抱，避开其他人，引领我
跑向路边的田坎。 她抽出最繁茂的几支递给我，叫我快
吃。我高兴得合不拢嘴，从没有吃过这么好的榆钱儿啊。
一屁股坐在地头，边捋边吃。 那一下午，榆钱儿吃饱了。
晚上，奶奶还用小姑捋下来的榆钱儿，蒸了一大盆的榆
钱儿麦饭，拌上辣子蒜，有说不出的味美。我虽称小姑为
“姑”，其实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小时候最疼我了。一有什
么好吃的，都是让着我吃。 据说小时候别人骗她要把我
抱走，小姑吓得哇哇大哭，双腿叉门不让人进。那时小姑
是我的保护神，平时谁也不能欺负我。只要她在，我就趾
高气扬，拉着她的手到处玩。

近处的榆钱儿捋完了，远处的、高处的榆钱儿还在
吸引着我们。 一次，我缠着小姑要榆钱儿吃，小姑无奈，
领我到了村外来寻找。终于，在塬畔的榆树上，看到了树
梢收尾的榆钱儿。小姑背头望望，也有几分害怕，我却执
意要吃。 末了，小姑一咬牙，往手心吐了几口唾沫，开始
爬树了。 小姑终于爬到了树杈上，我高兴地在地上跳着
笑。当第一支榆钱儿折到手之后，小姑舍不得先吃，先向
树下的我扔来。 我接住榆钱儿，捋着就往口里送。 接着，
头上、身边，接连不断地落下一枝又一枝。 不一会儿，身
边就是一大片。 正当我欢叫不已的时候，突然“啊”的一
声，小姑失足从树上掉下来了！我吓得大哭，小姑摔在地

上半天起不来，等缓过来劲，哭声比我还亮。塬畔离村子
太远，没人听到我们的哭声。眼看着天黑了，小姑慢慢不
哭了。我们扔下一大堆的榆钱儿，小姑扶着我，一拐一瘸
地回家了。 奶奶见了大骂，骂小姑不像个女娃家———幸
亏小姑身轻，那次只是崴了脚，身体并无大碍，躺了几天
又上学了。 可从那次以后，小姑再也不上树了。

后来，每年的三月还是能吃上榆钱儿，只是我们不
再上树，小姑专门做了一个可以钩榆钱儿的捞钩儿———
站在树下，用捞钩一折，榆钱儿就折下来了。

后来，小姑出嫁了。 以后的许多年，见了她，我就笑
她从树上摔下来哭的狼狈相。 小姑就说小时候的榆钱
儿，真的很好吃呢！

多年了，没有见过小姑的面。听叔父说，小姑的日子
不顺心。再后来，听说她给人当保姆去了，不愿意再见到
别人。 一直都想看看小姑，这几年都没能如愿。

多少年都没有看见榆树了，更没有吃过榆钱儿。 前
些天路经安康的宁陕，偶然看到荒路边蓊蓊郁郁的榆钱
儿，兴奋地大叫。 下车拉过树股，捋下一把就填进口中，
童年的场景一一浮现在眼前：那远山，那小河，那夕阳下
嫩绿的麦苗，还有嬉笑着领我疯玩的小姑。

嚼着嚼着，我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儿。
小姑，如今你在哪？记忆是风干的榆钱儿，在岁月的

风中，越飘越远。

人的一生若按百年计，除去懵懂
无知的孩童时代、努力学习各种知识
的青少年时代、 捉襟见肘的创业时
代、养育子女的后婚姻时代、勤奋工
作的职场打拼时代，剩下的安逸日子
算起来实在不多。 而对于女人而言，
青春韶华更像是手中的风沙，怎么样
去做都抓不住。 常在蓦然回首间，已
是两鬓染雪。

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女性曾经
主宰过家庭、部落、氏族，乃至母系氏
族社会；今天在诸多地方，仍然可以
看到有女性主政管理国家；在一个国
家内部，更有女性在各行各业施展才
华，绽放着夺目光彩。

从动物学的角度看，男女在繁衍
后代的事情上，既亲密合作又分工明
确，仿如是一场人类共同的约定。 女
性大多承担着孕育、分娩、哺乳、养育
之责；男性更多承担家庭劳动、外交、
工作之责。 故而男性常常以“主外”
为由，逃避了许多家庭的琐碎；女性
又往往受家庭琐碎拖累，或者过度依
赖男性，成为丈夫和子女的附庸。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类社会自
身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
庭，走入社会。 她们是好妻子、好母
亲，也是好员工，好领导。 男性能做
到的事情、女性也可以做到，或者经
过努力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 她
们经营家庭，服务社会，是家庭角色

和社会角色的复合体；在参与社会劳动、承担社会工作
中，她们又是独立的社会实践主体，和男性一样为社会
做出伟大贡献。

冰心曾经跳脱出女性的立场坦陈过自己的女性观：
她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 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
只是和我们一样，是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 不过她感觉
得更敏锐，反应更迅速，表现得更活跃。 因此，她比男人
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
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
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这个观点很好地概括
了女性的气质内涵和生命魅力。

今天，对女性的定位应该是：女性和男性构成人类
社会的一体两面。 对女性的尊重和关爱是正常社会的应
有之义， 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是社会进步的风度和胸
怀。

“后院的樱花开了，树下的小花坛整个笼在花荫下，一小半花枝伸
到隔壁院子，最高的枝丫有三层楼高，好几家住户，探头就能够到窗外
的樱花，每日透过玻璃或站在窗前赏花，心情一定很美吧。 这几日，樱
花正大开，粉白的花朵簇簇拥拥，繁华且甜美，但却近乎是无香的，即
使站在树下，凑近花瓣使劲儿闻，也只能嗅到很淡一点花味儿。 花味儿
是准确的描述，实在感觉不到什么香气，心里却又明白，那淡淡的味道
就是花的味道。蜜蜂在花丛间飞舞，嗡嗡的声音响成一片。还真是一群
醉心美色的家伙呢！ 纵使没有花香，享有花容也会令它们流连枝头。 ”
这是单位迁址后的第三个春天，我看着后院那树高大的樱花记下的一
段闲笔。

在我们搬来前，另一单位在此办公多年，因工作有交集，相互都比
较熟悉。 几个熟人看到我分享的随笔，很是惊诧地询问：“你说的是后
院那树樱花吗？ ”我说：“是的，就是那树樱花。 ”他们将信将疑，奇怪为
何与他们看到的樱花全然不同呢？ 说那树樱花可招人嫌了，一年里的
多半时间都光秃秃的，花期短，花瓣随风飘落一地，沾了雨水，弄得到
处黏嗒嗒、脏兮兮的，入秋更是一地落叶。 我说，我记下的，就是春天看
到它的样子呀！ 他们很是不信，疑心我或是张冠李戴了。

事实上，搬过来的头两个春天，我从没留意到有这样一树樱花，更
毋庸说欣赏她的花容了。

那时，工作异常忙碌，而我向来又十分认真，每日无暇他顾还总觉
时间不够用。 直到惊觉头上生了白发，才恍然醒悟，已是许久没有留意
过花开花落，匆忙之间，甚至忽略了寒暑往替，岁月更迭。 母亲年近古
稀，尚一头黑发，我总以为我也会一头青丝到老呢！ 回过神来，也曾反
复自问，真就忙得看不到那么热闹的一树繁花吗？ 究其原因，还是心里
没花。 事实上，两年里，我好像压根儿就没去后院转悠过。

被一绺白发惊醒，努力试着走走看看，慢慢爱上了拍拍写写，且乐
于分享。 如达·芬奇无法画出相同的两个鸡蛋一般，没有任何一个季节
是相同的，甚至没有一树花开是相同的，即使是同个枝头。 我曾在冬天
的雪地里，伸手接住飞舞的雪花，发现每一瓣也都不同。

我常流连于后院的小花坛，同事们都笑话我心闲，我却乐此不疲。
这个小花坛因无人打理，花木杂草丛生，算得是片小小原野，里面的每
一朵花、每一株草都在传递着季节的讯息，它们让我无论忙闲都不会
错过欣赏自然的美。 我循着它们传递的讯息，抽空走进更大的田野，追
逐鸟雀、蝴蝶、花木、风雨、冰雪的足迹，或走马观花，或短暂逗留，看云
卷云舒，听风雨呢喃，享鸟语花香，如蜜蜂忙于采蜜般收集自然的甘
美。

当然，也没有刻意追求一时一地的美好。 我喜欢漫无目的地随手
捡拾入目的风景，坝河边的红苇绿柳，小城静谧温情的晨昏，母亲的菜
园，邻家的老婶子，深山里的药农，枝头的花与果，田里的庄稼与庄稼
汉……这些寻常的人物和景致总透着一种灵性和美好，不经意间让人
心里一动，心生欢喜和温暖。 久了，依稀就觉着人与花木原若同类，人
生一季，草木一秋，来来往往都是一种自然存续。 只是草木随季节生
发，人常于行色匆匆间轻易忽略了光阴和眼前的风景，回过头来，又喟
叹时节如流，花事潦草。

这两年，我时常记一点随笔，许多熟人读后总问，你写的就是那树
花？ 那条溪？ 那个人吗？ 我说是的。 他们多半将信将疑。 我有时也忍
不住在心里嗟叹，相信“就是那树樱花”咋就那么难呢？

今年春节前，我养的兰花怀了胎。 尽管几年不曾有过奢望，但自发
现花苞，心里就时时巴望着，那份“等香”的心情让我想起一位可亲的
长辈。 有一年秋天，去看望一位外地的表姑，她有一盆养了多年的昙花
即将开放，很是得意地邀我晚间一起守候，说得眉飞色舞，但我心里不
以为意。 我们守到夜里一两点钟，花开的那一刻，我心里确实有一刹那
的悸动，但很快复归平静，觉得与想象并无二致。 表姑一边赞叹不已！
一边忙着拍图收藏，因为太过兴奋，后半夜竟失眠了。 次日一整天，她
都沉浸在花开的喜悦中，逢人就细细描述每一个细节。 我能感受到她
发自心底的欢喜，却无法理解熬更守夜等一朵花开的心情，总觉着，我
们看到的似不是同一朵花。

后来，表姑还告诉我，夜来香白天也很香。我听了自是不信。近来，
专门试了试，果真如此。 只是白天干扰多，不如晚间嗅到的香气馥郁纯
粹。

正月初六，等了两个多月的兰花悄然开放，清早看到第一朵花时，
那份喜悦和兴奋真的有点按捺不住。 到了初八，实在忍不住絮絮叨叨
记下“等香”的心情。 许多朋友看了文章称赞说，锦绣心思，活得诗意。
很是羡慕！ 这当然是溢美之词，姑且一听，姑且一笑。

雨落花间，自成甘苦。 就连诗歌本身也并非都是诗意的，何况生
活！ 大家称颂和羡慕的，不过是
无意间看花的心境罢了。 三月
的风很暖了，花讯已经很浓了，
想要日子泛着花香， 那就迈步
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与芬芳的
灵魂倾心相见吧。

榆钱花儿开
陈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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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人间，春风浩荡，万里河山，生机盎然。 三月，
暖阳初照，总是让我们满怀期待，世间万物皆在春光
中苏醒，一切都变得灵动起来，欢愉起来。 在这美丽的
时节，花草树木，在阳光中拔节生长，春的脚步终于如
期而至，伴随着一缕缕春风，一场场春雨，我们迎来了
伟大的三八国际妇女节。

千百年以来，“女性”就是人类讴歌、赞美的主题，
在人生的旅途上，在各行各业中，女性看似平凡，看似
柔弱，却能坚强勇敢的顶起半边天，成为工作和生活
中亮丽的风景线。 女性让世界变得更加温情脉脉，有
了这个节日，三月更加的迷人.

优秀的女性从古至今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学习
的榜样。 生命是珍贵的，生活是美好的，所不同的，只
是每一个人的初心和梦想， 我们为社会付出了什么？
我们又得到了人民群众什么样的评价。 革命烈士秋
瑾、赵一曼、江姐、刘胡兰等都是铁骨铮铮为国牺牲的
女英雄，她们用鲜血谱写了自己壮丽的一生。 这些英
雄模范身上让我看到了什么是闪光的青春，奉献的意
义，也让我更加懂得了人生的价值，更加明确生命的
态度。

我是大巴山深处的农业工作者，一名平凡普通的
女子，常常在田间地头服务三农，从指导春耕、夏耘，
再到秋收冬藏。 年复一年，却不曾想过要放弃、只希望
能够做得更好。

我热爱广袤无边的田野、 巍峨庄严的大巴山、清
澈透亮的南江河，还有这悠悠黑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
民，我农业科技指导这份工作，为农民服务已成为我

生活的主题。 我们常下乡和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把惠
农政策送到农民家门口， 把农技指导送到田间地头，
看到他们因为我们的服务， 而露出满意的真诚的笑
容；看到一个个农业园区、合作社越来越壮大，看到在
我们的引导和帮助下，有更多的农户走上了科技创新
的创业路，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兴盛，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的心里觉得特别满足，特别开心。 坚守平凡的岗位，
为农民服好务，把汗水播撒在田野里，把论文书写在
大地上，用青春和奉献诠释生命的意义。 对乡村振兴
美好未来饱含信心，这样的日子是忙碌的，辛苦的，更
是平淡的，但度过的每一天却是快乐而充实的，更是
非常有意义的。 对事业的这份执着令我无憾，心灵的
感动已成为我收获的一份历程，因此，我无悔平淡，更
无悔这样美丽的平淡。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 一粒粒饱满
的种子，一台台播种的机具、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一张
纸灿烂的笑脸，这就是大巴山深处最生动的春耕生产
场景。

走进人间三月，到田野里去耕耘，去播种，实现一
粒粒种子到粮食的完美蜕变，春意盎然，相信所有的美
好皆可期。 对于我来说，一如既往坚守服务三农的初心
使命，向古今中外的优秀女性学习，笃行不怠，勇毅前
行，拿出“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干劲，吹响“强
信心”的号角，精神和梦想是心中不灭的火炬，是执着
前行的动力。 新的一年，让梦想照进现实，迸发出更加
强大的力量。

走进三月
镇坪 杜韦慰

人间三月芳菲始，当春风送走了严冬，将大地
万物开始唤醒的时候， 看到远处山上的野桃花一
簇簇露出了枝头， 我在想段家河的樱桃花儿应该
快开了吧。 接到旬阳市文联、作家协会到段家河文
艺采风的通知，满心欢喜，终于可以去看看那满山
开遍的樱桃花。

在我的记忆里，樱桃花是每年果树当中，开花
最早的。 在旬阳境内好像随处都能看见樱桃树，可
是满山遍野成为一道景致且成为当地主导产业
的，唯独段家河。

看那绽放的樱桃花，历历往事随风起，思绪回
到 2011 年 3 月的那天，段家河镇位于旬阳市以西
12 公里处，在高速路未开通之前，这里是上安康必
经之路。 我和好友洁子结伴到安康，路过段家河的
那个大的拐弯处， 远远就被大面积的白色花儿吸
引住了，便请求洁子停车。

漫步在两旁都是樱桃花儿的樱桃沟， 看着那
满树的樱桃花竞相开放， 感觉那花团锦簇的花儿
都快要把枝头压弯了。 樱桃花有羞涩地打着朵儿，
有袅娜地开着的，蝴蝶、蜜蜂、鸟儿穿梭在花丛中。

“我们能为你们拍照吗?”寻声望去，看见两位
手拿相机的人，等待着我们的回答。 还不等我们应
声,“我们是安康日报的记者， 这次出来寻找素材，
看到你们在樱桃花树下赏花的场景， 拍成照片定
能登上《安康日报》。 ”

一听是《安康日报》，看到那我从未见过的加
长镜头相机，又想到可以给段家河做宣传，我就率
先爽快地答应了。

3 月 12 日，城关一小的老师手捧《安康日报》
兴冲冲地说，你居然上报纸了 ,在段家河赏花的美
景，虽说是黑白照片，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朵朵的樱桃花和你们赏
花的表情，你们太厉害了！ 我们办公室都在说《安康日报》可不是谁都
能上的呀！

樱桃花与樱花仅一字之差，相较起来，风格各异，一个素朴、一个
妖艳，各有各的好。 樱桃花似小家碧玉般的，多了几分从容与宁静。 徜
徉在花间，指尖过处，低头轻嗅，无不透着淡淡的沁入心肺的芬芳。

段家河的樱桃花儿又开了，现在已经不再是 2011 年那路旁的几十
棵树，而是已具规模千亩面积的樱花园。走在这樱桃园里，乡村振兴的美
丽蓝图如樱桃花儿在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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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树樱花
平利 王仁菊

汉汉江江随随笔笔

儿时喜欢泥土，家门口的稻田便是我的乐园。 那时
没什么玩具，自己找乐子，一帮小崽子们，放学回来就是
疯玩儿，田地里随便抓起一捧土，加水搅和，在手中捏出
个碗状，抡圆了膀子往地上一砸，啪的一声，看谁砸出的
声音更响，那是泥土最初带给我们的快乐。

成年后喜欢泥土，不再是儿时单纯的娱乐，更欣赏
它那种浴火成器的精神，人生如陶，无不是一遍遍的锤
炼、打磨。 选择做一名陶艺师，当有陶瓷的精神，然制陶
的过程并不容易，原料的选取，釉色的搭配，器型的审
美，温度的把控，都是对制陶人心性的考验，而对女性陶
艺师来说，体力更是一重考验，要忍受三伏天窑炉房里
一千多度的高温，也要面对数九寒天通宵达旦随时可能
面临的小状况，在长此以往与泥土的摔打碰撞中，好处
是收获到一身好气力。

选择成为一名陶艺师，在漫长的求知过程中，一次
次不断验证超耐力的性格。 但是一个合格的陶瓷人，需
要的不仅仅是时间、材料、气力那么简单，必须在不经意
间找到自己，和自己相融的生活态度，和人文美学，只有
这样，才能将所思所想融到作品当中。

人们常说艺术，我不懂艺术，我喜欢的是我的作品，
能切切实实的服务于生活，在众多的作品中，最偏爱的
还是食器，手捏成型的食器，无拘无束，有着人类最初的
质朴的气息，它的器型可以是圆，也可以是方，或任意形
状，干透的泥坯施以不同的釉色，经过高温烧制最终成
瓷，成瓷后的食器，带着作者指纹，带着手工的温度，陶
瓷这个载体，链接了食物与人的关系。

自古至今，人们对吃这件事都有着不懈的追求和探
索，人们离不开餐桌，更离不开盘盘碗碗。 随着时间的流
逝，器物与人的气息相叠合，在同一空间停驻得越久，越
能散发出幽微的灵光。

春风一季季吹来，做陶艺师的第七个年头，指间的
岁月是创作，也是生活。

人生如陶
旬阳 吴雨轩


